《李宗仁回忆录》摘记
唐德刚前言：北伐之际，李的那支第七军，实是势足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。他袒汪则无蒋，袒蒋则无汪。荣共则共存，反共则共灭。抗战前，龙云、刘湘、何健、韩复渠、傅作义、阎锡山，诸马，是唯李、白是瞻的。“桂系”是仅此于“中央”的地方实力派。司马光云“德胜才谓之君子；才胜德，谓之小人”。 国族不幸，于新旧交替时代，历史进化失调。一部中国近代史，就是一部“相斫史”.  时贤中，名将太多，名相太少。
李敖推荐书：抗战时，李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官，台儿庄一役，名扬天下。中国人的肯打能打，也给世人以深刻印象。

李宗仁回忆录：

出生于桂林临桂县两江墟。广西妇女多不缠足，其勤苦劳瘁，举世罕匹。自幼母亲就教我念几句“幼学诗”，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；“丹桂有根，独长诗书门第；黄金无种，偏生勤俭人家”。我的塾师，就是我的父亲。教授法及其笨拙，就是要孩童背的滚瓜乱熟。学生对老师，就是怕和恨。我宁愿上山打柴，也不愿在书房。
乡人极度迷信，设坛驱鬼、求神拜佛、烧香还愿，巫术横行，常见之事。我父亲是塾师，对迷信深恶痛绝，
在乡村断续读书10.5年。光绪33年，即1907年，进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。报名前人，录取134名。因为报到时迟到10分钟竟取消入学资格，第二年再考入第三期。我幼年时，智利才能，不过中人，。知足常乐，随宇而安。向无凄凄惶惶、急攻好利之心，只是诚恳笃实，有所谓亦有所不为而已。
     同学中多数拖着长辫子。我的单双杠、木马，劈刺，技术纯熟。校风严肃笃实，行走也是挺胸阔步，极少顾盼嬉笑，行动失仪。发生“驱蔡”风波，学风江河日下。陆军小学革命气焰嚣张，极少提到“忠君”之语。在此，我加入同盟会。
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。  清末化匪为官风气盛极一时，绿林摇身为管带。1913年秋，我到南宁将校讲习所，少尉队副（排长），月薪32元。讲习所停办后，返乡务农。又到桂林省立高小和县立桂山中学担任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，合计薪金比上尉还多40元，是个可观数目。一年（1915年）后，加入护国第六军。战火中升为连长。
中山先生富余革命热情，善于辞令，口若悬河。故有“孙大炮”之说。

护法战争中，所见岭南妇女皆天足，耕作山野，面目黧黑，汗流浃背。而湘南女性缠足，举止斯文，行动婀娜。1919年我任营长时，驻扎新会，公事公办，不图分文，不予苟且。也奉令秘密滥杀何县长，我终身难忘。每念中国内忧外患，杀罚频仍，成则为王，人权毫无保障。驻军肇庆时，见到“抢亲”风俗，先战后和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皆大欢喜。粤（陈炯明）桂（陆荣廷）战争时，属于陆荣廷、林虎属下。驻扎玉林时，星象家认为我将“连升三级，鹏程万里”。
粤桂战争失败后，率部自走遛弯大山，落草不为寇。为治军威，杀去小同乡。人马二千，自为司令。为陈炯明所收编。陈为官清廉，敢作敢为，物望所归。但心胸狭小，性多猜忌，性量偏狭，重任潮梅人氏，不易兼容并包。陈击败陆荣廷、谭浩明部，统一粤桂。我见到孙先生任命的马君武，他欧洲留学，精通发育英语，风度翩翩，谈风甚健，殊思改革，厮混很熟。
孙陈失和，实乃政见不同，非只意气之争。孙中山矢志革命，以全国为指向，不辞冒险，敢作敢为。而陈炯明愿整顿两广，相机北进。尤不可恕者，口是心非，唆使部曲叛变，沦为叛逆。
1921年冬春之际，马君武辞去省长职务，全省无政府，散军土匪恣意横行，盗匪如毛。1922年5月，我开回玉林，整军经武，修明吏治，成为广西唯一净土。成日后八桂子弟参与北伐、远行四海的起点。就自命为“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”。其它地方武装头子多为略识之无，粗鄙懵懂，开会，竟然抢取“省长、厅长”的印章。我在玉林，自奉甚俭，财务公开，赏罚分明，少年老成，上下协力，呈朝气勃勃之象。玉林成为广西革新运动之中心。6县，每年总有税收80万元，撙节开支，尚可维持。
 白崇禧、黄绍竑也是桂林陆军小学毕业。1921年，黄带一支队人马投奔来，2923年出师梧州，假意依靠沈鸿英，实则密合孙元帅。黄在梧州，我在玉林，互为犄角。经李济深、陈铭枢的介绍加入国民党。
而孙先生的大本营实力有限，号令不出士敏土厂。广西的实力派为陆荣廷、沈鸿英，我，黄绍竑。陆出身微贱，破知民苦，有畏天命、畏人言的旧道德，至是作风陈腐，部署解体。乃击而歼之，使陆荣廷下野，结束统治广西十年之治。至此，李、黄、白连为一体。我们认为应该军政分开，请来原议长张一气担任省长，然他政令不通，自己挂帅离去。
时广州局势不稳，陈炯明盘踞东江，虎踞广州的滇军杨希闵、桂军刘镇寰八只税收。滇军范石生说，“大元帅来会起坐，而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来在烟榻上接待“。我们的实力以及办公场面远超大元帅府。
孙先生病危北京，唐继尧食指大动，就任大元帅副帅（原来不就），其自命不凡，志大言夸，因拥有滇黔川，实力远超孙先生。各地军阀均拥戴唐来穗。唐封建意识浓厚，威仪煊赫，侍卫如林。如我们桂军不与阻拦，则国民党共产党蒋先生鲍罗廷加仑等一干人军一锅煮去。我早知起横征暴敛、路谤犹在。我以“两粤就苦兵燹，民困待苏。唐总应出师北伐，不宜劳师远戍来粤”而不予配合借道。 孙病逝北京， 在唐继尧率滇军意欲占领两粤时，李、白、黄以及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抵抗。在唐氏到达前，沈鸿英欲抢头功先向我等进攻。其后，我守柳州、白守桂林。我们成功抵抗唐军东来。我们灭陆、沈，拒唐氏，统一广西。
 
  我们只用三年的时光即打败陆荣廷、谭浩明、沈鸿英、和唐继尧。而且三人团结，
不是云贵内斗。国民党中央胡、汪、蒋内讧。湘军赵恒惕、唐生智、贺耀祖来拉拢。1925年秋，统一广西。1925年7月1日，大元帅府改名为国民政府，汪为主席，廖仲恺为财政部长，许崇智为军事部长，胡汉民为外交部长。孙科、伍朝枢、张继、戴传贤、林森、程潜、古应芬、朱培德、于右任等为委员。我们则在广西清除盗匪，汰除冗兵，整训军务民政。1926年秋，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。
第五编：北伐---从镇南关到山海关。

蒋原只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，地位不高。后得到苏俄顾问支持为黄埔军校校长，实力高于胡、汪。1926年5月抵穗劝说蒋开始北伐。国民党内几乎没有准备，共产党和苏俄也天都谨慎。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人杰接待我，恳切。“以不足万人抵抗唐继尧的十万大师，统一广西且愿意接受中央领导。”谭延闿圆滑、程潜直爽，鲍罗廷口若悬河，大讲革命道理，都对北伐不敢兴趣。在我与李济深的推动下，促成中央政治会议通过，任命李为北伐军总司令，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。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。
北伐前夕，国民党内良莠不齐，不少官僚政客，而共党分子参杂期间。汪蒋大斗，蒋排挤西山会议派元老---胡汉民、许崇智。蒋予智予雄，有欠正派，实力得益于奸诈的多。在我看来，谭平山厚道可亲，林祖涵老成练达，叶挺热情有朝气，毛泽东气象不凡。邓演达工作狂热、人极正派。苏俄顾问规矩谨慎，受到欢迎，美国顾问则言行骄纵。孙科任广州市长，生活腐化。
当时广东六个军。士兵月薪6元，其中伙食费2元/月，可以养2口之家。班长12元，排长32元，连长60元，团长300元。

北伐占领长沙，蒋才就任总司令。军阀们吴佩孚（号称兵力20万）、张作霖（35万）、张宗昌、孙传芳（自称20万）也才重视。云南唐继尧也有4万人。北伐军力不足20万，且良莠不齐。蒋对第一军每人发2双草鞋，其它部队的只1双。

进入武汉，蒋先生要与我金兰结盟，誓词曰“友谊属同志，情切同胞，同心一德，生死系之”。署名“蒋中正，妻陈洁如；李宗仁，妻郭德洁”。


  1926年8月29日,我指挥第四军,第七军,率张发奎\陈铭枢,吴佩孚也率中坚,大战于贺
胜桥.至此，吴佩孚打败。其后，出师鄂赣，打败孙传芳。攻下孙传芳江西后，整顿指挥系统。总指挥部 蒋  ;  左翼军， 李宗仁，辖师长张发奎，师长何耀祖，
         右翼军，朱德培，辖鲁涤平，
      中央军    程潜。
    至1926年11月，国民政府控制的地方有两粤、湘鄂，闽，黔，赣7省。而蒋氏个
性，有偏私狭隘，刚愎傲慢、猜忌嫉妒、无不具备。只重用他的第一军。

  黄埔军校出身在中下层军官骄纵，风气很坏。
  唐生智的第四军自动扩军，第四军陈铭枢也扩军，而我的第七军战功最为首屈一
指，没有扩军没有推荐一人充任县长税关。
  蒋汪一味左倾，打击西山派。共党公开反对北伐，担心蒋氏势力太大。
   之后，北伐军重新调整。东路军何应钦，白崇禧；中路军蒋，江右军程潜；江左
军，李宗仁； 西路军  唐生智；

  而党内权利斗争日烈，徐谦、唐生智、邓演达、顾孟余、郭沫若，鲍罗廷都要反蒋。而且，工会运动闹得商业停业，市场凋敝；农会运动乌烟瘴气。我考虑北伐不能中途废止，打圆场。
   事后反思，鲍罗廷他们也许是对的。
   宁（南京）汉分流之前，武汉（徐谦、谭延闿）派郭沫若来，要委任我为安徽省
长。伙严拒。其后，蒋也要委任伙为安徽省长，我又拒。
   应蒋之邀请，我于1927年3月到达上海。发现共党所掌控在工人运动情势汹汹，工
人聚众要挟。
   面临上海工人运动气焰熏天，已经脱离国民党的掌控，蒋在这绝望之余，一再问我
怎么办。我告知“快刀斩乱麻，清党！”》。在部署清党时，汪精卫来沪，我们动员
他来弥合党内分歧，蒋也认为汪的德望和归心，党内无两。可是他却说他是站在工农
一边的。为求他改变态度，吴稚晖（敬恒）下跪，气氛尴尬。
   决定清党后，李济深、黄绍竑电粤桂开始行动。一经镇压，共党分子迅速瓦解，或转入地下。
南京政府成立,胡汉民为主席，吴稚晖\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和副手.武汉则上汪为主席,冯为总司令唐生智副之. 朱培德激烈反蒋,我去游说,劝止自相残杀.将错就错,暂时相安,.切勿河汉斯言,自贻伊戚.
当时在武汉，举行国共联席会议。鲍罗廷拉太上皇，群众运动天翻地覆，军队高官不满。1927年纪谫21日，旅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“马日事变”，镇压共产党。唐生智、何键支持许。引发武汉国民党“分共”。
冯玉祥对共党活动一直抑制。到徐州为“宁汉”弥合。冯在晚清即为旅长，先后依袁—皖（段）----直（吴-）----变为国民军。人称“倒戈将军”。用旧式陈规，不时鞭打屁股，部属多有目不识丁的。皈依基督教，治军极严，禁烟禁赌，粗衣素食，布鞋土裤。倚老卖老，口才淋漓,尖酸刻薄。
6月底7月初，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，35军军长何健都声明反共，汪也指责共产党。8月1日，张发奎所属的20军军长贺龙、第四军师长叶挺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朱德在南昌发动“南昌起义”，之后有秋收起义。

8月6日，蒋氏决定下野。他嫉贤妒能，顽固偏私，刚直其表，阴柔其里对对性直才高、忠于职守、敢作敢为的白崇禧不放心，对四平八稳的何应钦也不放心。为堵住武汉的口实，蒋下野，武汉汪氏失去借口，冯玉祥居中调停，汪、孙科、宋子文、谭延闿对攻打南京不再用力，而唐生智（孟潇）力主打到芜湖气焰嚣张，原来他与孙传芳勾结，意图占领东南。

我们打败孙传芳之后，急欲汪蒋、胡合作。但是这三人的度量、德性都不足以表率全党、领袖群伦。汪仪表堂堂、满腹诗书，如坐春风，然热衷名利、不顾信义，不择手段，心志不定，性极虚伪。以为东南乃蒋氏老巢，欲回广东另起炉灶。蒋则年幼受黑社会熏染，壮士离心，蚁附帷幕。胡汉民刚正不阿，有守有为，然而气量狭隘言语尖刻，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。导致袍泽自残，其后第四军和第七军死伤过万。实深痛心。
“西山会议派”张继、邹鲁、林森，谢持，坚决反共，蒋汪“容共”。

上海黑社会流氓地位提升，黄金荣、杜月笙，胡汉民也要与之交道。我婉拒请帖。
 汪连接张发奎暗杀李济深、黄绍竑，事泄密。叶挺、张太雷、澎湃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发动广州起义。

汪失去民心，蒋复职。胡汉民、孙科、伍朝枢出国。传闻蒋从日本政府借得秘密巨款。对蒋，我和白’始则忧虑、中则惋惜，终则彷徨“，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。蒋宋联姻，连程潜也送大礼，我不送。

1928,2,1日，中央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，汪派人物何香凝、顾孟余、陈述人也参加会议。宁汉分裂结束了。

我所属部属，第七军军长为夏威（接我之职），第十九军为胡宗铎，第十八军，超拔旅长陶钧担任。
1928年，李四光、王世杰力荐办武汉大学。让程潜担任湖南省主席。他倚老卖老，目无余子，管控烟酒盐等国家税收，他来武汉开会时扣留他，派鲁涤平如湘人主席。事后深觉此事孟浪不妥。
完成北伐尾期，国民政府名义是由谭延闿、蔡元培、李烈钧负责，实际是蒋一人专权。他提议，在南京之外，在广州、武汉、开封、太原设立4个政治分会，分别由李济深、李宗仁、冯玉祥和阎锡山负责。并以蒋、冯、阎、李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。我是被逼做官。
我的第四集团军辖第七、第十八、第十九路军。蒋来武汉慰问，宴席，我部军长夏威、胡宗铎、陶钧三人都不参加。自此留下蒋欲灭掉第四军的祸根。

张作霖被暗杀之后，张学良决定易帜，。而冯、阎仍想用兵，我力主和平。

1928年8月，五中全会，决议裁军。我知道，裁军难在将官安置。一年不征兵，流失士兵一半。蒋只想保留第一集团军实力，冯、阎各怀鬼胎，不愿自裁。
….
